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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
然
想
起
好
久
沒
吃
梅
乾
菜
扣
肉
了
。
這
一
想
可
不
得
了
，
許
多
點
點
滴
滴
都
從
緊

閉
的
窗
戶
縫
滿
溢
了
進
來
。
尤
其
對
梅
乾
菜
扣
肉
的
﹁
扣
﹂
字
到
底
扣
住
了
什
麼
充
滿
了

好
奇
。
它
是
敲
、
是
貼
緊
、
是
牽
住
、
是
抓
住
、
是
押
解
、
是
套
住
、
乃
至
緊
緊
勒
住
的
，

何
止
是
肉
！
當
梅
乾
淡
雅
的
酸
鹹
味
，
化
解
了
五
花
肉
的
油
膩
，
而
且
越
煮
越
入
味
時
，

即
使
只
用
肉
汁
拌
白
飯
，
孩
子
們
都
能
連
吃
三
大
碗
，
它
整
碗
的
鹹
、
香
、
軟
﹁
扣
﹂
住

了
父
親
那
一
輩
人
的
嘴
、
胃
、
記
憶
，
也
連
接
到
我
們
的
童
年
，
那
是
一
種
連
作
夢
都
會

噘
嘴
的
味
。
這
下
子
我
才
恍
然
，
原
來
能
﹁
扣
﹂
住
人
的
是
無
所
不
在
、
到
處
瀰
漫
最
後

永
遠
停
住
的
味
道
。

沒
錯
，
舌
所
嘗
、
鼻
所
聞
是
味
；
味
覽
文
章
、
玩
味
人
生
也
是
味
，
它
與
扣
字
的
原

意
竟
是
息
息
相
關
的
。
這
個
字
可
味
覺
、
可
嗅
覺
：
也
離
不
了
視
覺
、
觸
覺
；
連
聽
覺
、

感
覺
都
參
一
腳
。
當
在
面
對
各
地
不
同
食
物
的
色
香
味
、
乃
至
生
命
波
折
時
，
各
個
器
官

運
作
，
又
合
縱
連
橫
扣
起
來
，
時
間
一
久
，
五
味
雜
陳
，
常
有
莫
辨
原
味
的
感
慨
。
尤
其

對
走
過
大
江
南
北
，
輾
轉
多
年
的
老
兵
來
說
，
進
入
老
境
時
有
幸
得
回
﹁
幾
失
其
味
﹂
的

家
鄉
一
探
，
整
個
人
生
給
他
們
的
感
受
，
又
何
止
﹁
五
味
雜
陳
﹂
四
字
而
已
？
他
們
漫
長

曲
折
、
波
盪
起
伏
的
生
命
際
遇
，
展
開
的
是
一
連
串
鼻
耳
舌
身
意
的
大
幅
度
波
動
，
更
是

淡
江
中
文
系
博
士
、
兒
童
文
學
碩
士
、
國
文
系
。
曾
任
中
小
學
教
師
，

現
任
輔
大
、
淡
大
等
校
兼
任
助
理
教
授
。
曾
獲
金
鼎
獎
、
臺
北
文
學

獎
︵
散
文
︶
、
臺
北
縣
文
學
獎
︵
散
文
︶
、
花
蓮
文
學
獎
二
屆
︵
散
文
、

小
說
︶
、
鍾
肇
政
文
學
獎
︵
新
詩
︶
、
新
北
市
黃
金
組
文
學
獎
、
洪

建
全
童
詩
獎
第
一
名
、
大
墩
文
學
童
話
首
獎
、
兒
歌
百
首
優
等
獎
、

作
品
收
入
翰
林
版
教
科
書
。
著
有
︽
大
冠
鷲
的
呼
喚
︾
、
︽
穿
紅
背

心
的
野
鴨
︾
等
童
詩
、
童
話
、
兒
歌
、
散
文
集
及
研
究
論
文
著
作
共

十
四
本
，
論
文
以
研
究
詩
為
主
。

夏
婉
雲

黃
金
組

第
一
名

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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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場
視
、
嗅
覺
大
改
造
；
一
場
各
鄉
各
省
的
大
融
合
扣
連
。
他
們
的
人
生
簡
直
是
﹁
味
不

完
﹂
，
到
末
了
就
有
﹁
誰
解
其
中
味
﹂
的
感
慨
。

    

父
親
就
是
這
樣
的
一
位
老
兵
。
二
十
歲
離
開
老
家
前
，
他
的
眼
睛
、
鼻
腔
、
舌
尖

所
嚐
應
該
一
律
是
味
吧
？
那
時
鄰
里
煙
囪
冒
出
的
，
都
是
鄂
州
辣
味
，
那
是
他
出
生
起

就
沒
什
麼
變
化
的
吧
？
從
沒
想
到
他
對
食
物
、
生
命
的
滋
味
會
隨
時
局
而
一
路
改
變
，

到
末
了
真
正
的
家
鄉
氣
息
、
味
道
都
扣
不
住
了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父
親
從
湖
北
一
路
南
行
，
帶
著
有
孕
的
母
親
隨
軍
經
湖
南
、
廣
東
、
到

了
臺
灣
再
由
東
部
落
腳
臺
北
眷
村
，
自
此
養
家
活
口
數
十
年
。

眷
村
裡
集
合
了
各
省
人
士
，
煮
食
各
自
所
愛
，
煮
飯
時
門
窗
飄
出
的
氣
味
是
會
相
互

﹁
扣
門
﹂
的
。
東
家
是
麻
的
、
西
家
是
嗆
的
，
我
家
的
爌
肉
被
小
孩
說
好
吃
好
吃
一
路
呼

嘯
到
隔
壁
去
，
而
隔
了
好
幾
間
的
炸
獅
子
頭
味
又
被
什
麼
風
帶
過
來
衝
過
去
。
那
年
頭
都

是
平
房
，
牆
壁
又
薄
，
氣
味
好
像
是
長
了
羽
翅
，
吹
得
滿
眷
村
都
是
油
香
辣
味
。
眷
村
中

每
人
的
味
蕾
多
多
少
少
沾
著
麻
嗆
味
，
每
個
人
的
舌
頭
上
酸
甜
苦
辣
不
一
而
足
，
一
種
雜

燴
式
五
湖
四
海
大
﹁
扣
﹂
合
，
透
過
每
家
薄
薄
的
窗
門
飄
散
在
竹
籬
笆
內
外
。
這
時
父
母

親
的
味
蕾
應
該
是
不
斷
地
開
開
闔
闔
，
最
想
擁
有
的
原
鄉
味
既
想
閉
門
自
慰
、
又
擋
不
了

諸
多
他
鄉
味
的
試
探
。
於
是
本
來
擁
有
的
多
元
味
蕾
一
一
甦
醒
，
多
少
隱
蔽
的
、
未
被
試

煉
過
的
舌
尖
、
舌
面
、
舌
根
的
細
胞
這
才
試
著
打
開
，
舌
面
上
味
蕾
突
起
的
絲
狀
乳
頭
、

菌
狀
乳
頭
、
輪
廓
乳
頭
恐
怕
夜
晚
還
會
討
論
白
天
品
嚐
的
滋
味
吧
！

這
複
雜
生
命
況
味
的
嘗
試
，
是
原
先
留
在
湖
北
老
家
未
曾
來
臺
的
家
人
難
以
想
像
的

吧
！
因
此
，
漂
泊
移
民
史
、
眷
村
播
遷
史
也
就
等
於
氣
味
變
動
史
了
。

父
親
先
安
家
在
三
芝
海
邊
，
這
是
日
據
營
區
改
成
的
眷
舍
，
牆
壁
以
竹
條
當
主
架
，

以
黑
糖
抹
黃
土
，
地
是
泥
巴
地
，
屋
裡
只
有
一
房
一
廳
。
父
親
花
了
十
塊
大
洋
忍
痛
頂
下

來
。
我
永
遠
記
得
三
、
四
歲
時
日
夜
聞
到
的
魚
腥
味
，
隨
著
曝
曬
、
蒼
蠅
飛
動
，
壓
過
了

所
有
食
物
氣
味
，
六
十
年
來
一
直
跟
著
我
，
吹
回
到
童
稚
夢
的
底
片
上
。
我
曾
經
回
頭
去

尋
找
這
小
漁
村
，
它
已
遭
海
水
淹
沒
，
我
在
波
瀾
的
大
海
前
尋
找
它
，
像
小
草
﹁
注
視
﹂

夕
陽
般
看
這
大
海
，
尋
索
童
年
的
記
憶
。
海
風
吹
動
，
魚
腥
味
又
來
了
，
從
小
我
就
以
為

所
有
的
海
風
一
定
都
有
腥
味
，
沒
有
魚
腥
味
就
不
叫
海
風
。

    

追
溯
我
早
年
意
識
發
生
之
地
，
會
不
會
找
到
我
敏
感
的
嗅
覺
、
聽
覺
異
於
同
齡
小

孩
的
原
因
？
可
惜
六
歲
那
年
，
我
們
分
到
新
店
大
鵬
新
村
，
進
了
城
，
沒
了
魚
腥
味
，
變

成
熱
鬧
雜
沓
的
眷
村
味
。

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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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空
變
了
，
食
物
的
氣
味
也
變
了
。
沒
多
久
母
親
開
始
信
天
主
教
，
一
半
原
因
是
信

教
會
發
麵
粉
。
母
親
開
始
向
北
方
媽
媽
學
做
麵
食
，
蒸
包
子
有
時
沒
餡
料
只
蒸
紅
糖
的
，

小
孩
也
搶
著
吃
。
揉
麵
團
很
費
勁
，
父
親
力
道
大
，
只
見
他
捲
袖
做
蔥
油
餅
：
俐
落
地
擀

皮
、
跳
舞
般
撒
蔥
花
、
披
油
，
母
親
則
在
鍋
前
烙
餅
，
蔥
花
咬
起
來
滿
嘴
生
香
，
引
得
小

毛
孩
都
來
看
父
親
表
演
、
大
夥
快
樂
地
邊
吃
邊
跑
，
香
飄
三
里
。

父
親
即
使
到
年
老
，
都
能
﹁
說
得
﹂
一
口
好
菜
，
這
全
是
從
大
鵬
新
村
開
始
的
。
母

親
愛
做
菜
、
父
親
則
是
一
旁
的
﹁
氣
味
導
航
員
﹂
，
坐
在
牌
桌
上
聞
刀
聲
丁
丁
、
油
煎
滋

滋
也
能
﹁
遙
控
﹂
庖
廚
；
母
親
的
藕
夾
能
炸
得
肉
嫩
藕
軟
、
珍
珠
丸
子
粒
粒
肉
質
飽
滿
；

連
蛋
炒
飯
何
時
放
蛋
、
何
時
爆
蔥
，
他
都
﹁
扣
得
﹂
鉅
細
靡
遺
，
我
想
他
應
該
是
﹁
味
蕾

達
人
﹂
或
﹁
品
味
班
長
﹂
吧
！

過
年
，
父
親
會
在
新
村
空
地
上
燻
魚
、
燻
臘
肉
，
今
年
用
甘
蔗
渣
、
明
年
撿
松
枝
燻
，

煙
燻
得
小
毛
孩
躲
躲
嚷
嚷
、
眼
淚
直
流
。
灌
香
腸
更
是
我
家
一
絕
，
豆
腐
的
、
辣
味
的
，

用
紅
繩
白
繩
做
記
號
，
這
些
可
吃
上
半
年
，
說
穿
了
全
為
食
指
浩
繁
。

現
代
營
養
學
勸
人
少
食
肉
，
以
前
人
吃
肉
吃
不
到
三
根
手
指
。
男
生
喜
歡
女
生
會
把

便
當
的
肉
塊
悄
悄
塞
入
女
生
飯
盒
裡
，
女
生
眼
角
春
風
輕
飄
謝
意
；
父
母
獎
勵
孩
子
考
第

一
名
媽
媽
會
做
一
盤
他
愛
吃
的
菜
，
當
兄
姊
面
只
有
我
在
啃
雞
腿
時
，
那
隻
雞
腿
就
沾
了

光
而
在
沾
沾
自
喜
。
我
家
孩
子
看
到
炒
韭
菜
裡
露
出
一
點
咖
啡
色
，
哥
哥
鑽
地
虎
地
夾

出
，
姊
姊
一
招
隔
山
打
虎
便
把
弟
弟
劈
來
的
棒
勢
化
解
了
，
而
我
不
太
參
加
爭
肉
戰
，
只

隔
山
觀
虎
鬥
。

雖
說
我
不
太
參
加
，
但
十
六
歲
住
校
一
起
吃
飯
仍
忍
不
住
會
高
空
飛
筷
，
這
惡
習
後

來
竟
是
被
同
學
糾
正
成
功
：
有
一
天
，
整
桌
人
全
不
來
吃
早
飯
，
只
我
一
人
在
吃
八
方
，

我
邊
吃
邊
苦
惱
地
檢
討
是
何
因
？
終
於
想
出
是
我
在
家
中
養
出
的
吃
相
被
同
學
嫌
而
棄

之
。
此
後
就
不
斷
複
習
著
用
意
念
扣
住
自
己
伸
手
過
快
的
毛
病
。

村
子
來
了
位
活
潑
的
本
省
媽
媽
，
她
熱
心
的
教
母
親
端
午
綁
南
部
粽
。
當
粽
子
蒸

好
，
掀
開
鍋
蓋
時
，
滿
室
霧
氣
中
飄
著
竹
葉
的
清
香
，
那
是
我
不
曾
聞
過
的
氣
味
，
我
愛

將
頭
浸
浴
蒸
籠
霧
氣
裡
，
除
了
聞
粽
葉
香
外
，
還
想
像
我
是
竹
林
中
飄
飄
舞
動
的
仙
女
。

而
父
親
則
說
：
﹁
這
糯
米
軟
化
了
肥
豬
肉
，
豬
肉
糯
米
摟
在
一
起
跳
舞
，
而
板
栗
軟
綿
、

一
口
咬
下
的
香
菇
汁
都
餘
韻
悠
揚
，
這
南
部
粽
不
輸
咱
家
的
珍
珠
丸
子
，
層
次
豐
美
，
像

一
幅
寫
意
畫
。
﹂
這
又
證
明
了
他
﹁
扣
﹂
得
一
口
好
菜
，
父
親
有
一
副
好
味
蕾
，
而
且
古

典
文
學
底
蘊
深
厚
，
真
是
﹁
出
口
成
菜
﹂
。

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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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說
我
甚
少
參
加
兄
姊
爭
食
戰
，
讀
小
四
時
，
端
午
節
還
是
要
吃
肉
：
父
親
這
一
年

已
調
職
臺
南
，
過
節
餐
桌
中
央
，
媽
媽
只
放
了
一
掛
粽
子
和
一
大
盤
炒
空
心
菜
。

我
抗
議
：
﹁
怎
麼
沒
有
肉
？
﹂

媽
媽
說
：
﹁
粽
子
有
肉
，
爸
爸
不
在
家
，
將
就
吃
吧
！
﹂

我
高
喊
：
﹁
不
行
，
每
家
都
有
肉
，
這
不
是
過
節
，
我
要
吃
肉
！
﹂
喊
完
還
哭
。

刷
的
一
聲
，
媽
媽
用
筷
子
狠
抽
我
手
臂
：
﹁
大
人
不
在
，
怎
麼
講
不
聽
？
倔
脾
氣
！
﹂

多
年
後
，
臺
北
各
眷
村
都
已
老
態
龍
鍾
，
改
建
勢
在
必
行
，
我
們
住
的
眷
村
次
第
蓋

成
宅
。
十
幾
幢
大
樓
毗
鄰
聳
立
，
剌
破
藍
天
；
大
夥
兒
互
不
相
識
，
上
下
樓
被
水
泥
牆
堵

住
，
氣
味
也
隨
之
封
閉
，
人
情
味
開
始
淡
薄
，
此
後
秦
家
薛
家
邢
家
的
香
味
即
使
開
了
窗

也
扣
不
到
。

眷
村
少
了
香
腸
臘
肉
，
哪
還
有
眷
村
味
？
我
懷
念
以
前
籬
笆
相
連
、
撞
來
衝
去
的

扣
連
。
以
前
的
眷
村
像
是
一
座
小
小
的
城
，
我
誕
生
的
海
邊
家
屋
，
是
鹽
味
、
魚
腥
味
編

織
了
我
的
夢
，
自
此
對
﹁
味
﹂
這
一
字
特
別
敏
感
。
我
曾
慨
嘆
眷
村
擁
擠
狹
窄
難
行
，
又

和
竹
籬
笆
外
講
臺
語
的
小
孩
少
有
往
來
，
幾
近
囚
禁
封
閉
。
然
而
一
旦
我
自
﹁
牢
籠
﹂
飛

離
，
最
﹁
扣
﹂
連
的
還
是
它
的
一
草
一
木
、
一
家
一
味
。
即
使
童
年
少
年
的
家
屋
消
失
了
，

它
仍
是
我
午
夜
夢
迴
、
牽
縈
所
繫
、
所
扣
之
處
。

雖
然
國
宅
飄
不
出
各
省
氣
味
，
但
各
省
味
兒
卻
能
﹁
扣
﹂
住
，
因
為
在
臺
北
各
個
餐

館
都
能
出
現
。
長
大
後
，
常
四
處
去
找
眷
村
菜
。
新
店
二
空
新
村─

臺
南
眷
村
涼
麵
華
中

街
小
巷
子
，
原
是
在
臺
南
空
軍
基
地
對
面
有
個
眷
村
叫
二
空
新
村
，
每
一
到
中
午
，
人
潮

便
絡
繹
不
絕
，
這
家
小
菜
也
很
不
錯
。
八
德
路
三
段
的
﹁
村
子
口
眷
村
餐
廳
﹂
完
全
與
精

華
地
段
格
格
不
入
，
卻
連
買
滷
味
也
要
排
隊
；
敦
化
北
路
有
﹁
二
空
眷
村
小
館
﹂
，
它
的

﹁
二
空
烤
方
﹂
配
上
鮮
奶
小
饅
頭
，
才
入
口
味
蕾
就
讚
嘆
了
。
老
父
也
找
到
安
和
路
上
的

湖
北
菜
館
，
進
門
就
見
一
大
罐
泡
水
薄
藕
，
似
乎
在
說
藕
片
咬
起
來
喀
啦
喀
啦
的
脆
喔
！

父
親
坐
下
來
一
手
按
桌
一
手
支
頭
，
不
看
菜
單
，
臉
帶
笑
、
半
瞇
著
眼─

粉
蒸
排
骨
、

炸
糍
粑
、
鍋
巴
蝦
仁
、
三
鮮
豆
皮
、
熱
乾
麵
、
泡
蒸
鱔
魚
…
…
等
七
、
八
個
菜
名
從
他
嘴

裡
劈
里
啪
啦
流
出
，
似
乎
腦
中
想
著
湖
北
。
多
少
年
後
，
我
懷
念
他
，
也
都
故
意
以
手
支

頭
想
菜
，
扣
出
菜
名
。

他
一
度
在
空
軍
總
部
上
班
，
三
五
步
就
一
家
館
子
，
香
酥
鴨
是
功
夫
菜
，
用
生
薑
、

大
蔥
、
花
椒
、
五
香
粉
塞
入
鴨
腹
內
醃
漬
數
小
時
，
將
菜
鴨
炸
至
色
呈
大
紅
且
表
皮
酥
脆
，

沾
醬
是
蔥
花
、
海
鮮
醬
、
香
油
調
製
而
成
，
非
常
講
究
。
而
黃
河
蜀
魚
館
現
撈
草
魚
，
那

扣



黃
金
組19 18

酒
釀
豆
瓣
魚
辣
中
帶
甜
、
甜
中
帶
鮮
，
一
咬
舌
面
上
的
菌
狀
乳
頭
細
胞
就
震
撼
了
；
時
移

事
往
，
各
省
菜
都
因
人
因
時
空
而
在
重
複
與
差
異
之
間
不
斷
演
變
。 

晚
年
家
境
稍
好
，
父
母
親
一
度
移
居
美
國
，
也
隨
著
美
國
人
喜
歡
烤
羊
肋
骨
，
烤
醬

深
褐
、
羊
排
﹁
咕
嚕
咕
嚕
﹂
滋
滋
作
響
，
像
在
醬
汁
中
游
花
式
溜
冰
，
油
乖
乖
順
順
、
一

滴
一
滴
有
節
奏
地
落
在
烤
盤
像
飄
下
的
自
由
落
體
；
父
親
最
喜
歡
啃
肋
骨
肉
，
這
時
我
總

覺
得
他
是
羊
，
彈
風
琴
般
，
沿
著
琴
縫
一
階
階
一
路
嚼
了
下
去
，
吃
罷
就
堆
骨
成
山
。 

近
三
年
他
已
老
邁
的
味
覺
每
下
愈
況
，
原
來
沒
胃
口
是
因
為
他
罹
患
胃
癌
，
化
療

後
，
味
覺
似
乎
更
歸
零
，
母
親
已
不
能
下
廚
，
他
與
母
親
扣
牢
、
共
有
的
家
鄉
味
、
眷
村

味
，
如
今
皆
已
遙
遠
。
他
一
定
會
希
望
唾
液
不
消
失
、
要
不
就
是
母
親
仍
能
下
廚
，
但
衰

敗
的
身
體
不
能
與
美
好
的
生
命
共
扣
，
它
們
之
間
也
劃
不
了
一
條
分
隔
線
，
只
能
看
著
一

切
逐
漸
淡
去
、
消
逝
！ 

父
親
胃
癌
四
期
，
腸
沾
黏
、
胃
被
癌
細
胞
堵
住
，
通
不
到
小
腸
，
不
能
吃
任
何
東
西
，

家
人
陪
他
住
院
長
期
抗
戰
。
有
一
天
，
他
說
要
吃
米
漿
，
他
拿
起
碗
，
先
聞
聞
熱
氣
，
漿

汁
捲
起
的
熱
煙
衝
上
長
髭
鬚
，
他
把
汁
含
在
嘴
裡
，
嘴
巴
鼓
起
久
久
捨
不
得
嚥
下
，
以
舌

尖
、
舌
面
、
舌
根
的
微
血
管
扣
住
米
漿
的
溫
度
、
香
氣
。
那
一
碗
米
漿
足
足
喝
了
二
十
分

鐘
。
雖
然
末
了
，
吃
食
物
只
為
了
口
腔
的
滿
足
，
引
流
管
又
引
出
來
倒
掉
，
食
物
空
走
一

遭
，
只
有
扣
住
短
暫
的
氣
味
。

又
有
一
次
他
說
想
吃
牛
肉
麵
，
我
買
來
，
他
先
深
深
聞
了
一
口
，
然
後
慢
慢
地
含
在

嘴
裡
嚥
下
，
舌
尖
在
湯
汁
中
翻
攪
，
味
蕾
突
起
的
絲
狀
乳
頭
似
在
扣
住
湯
汁
的
溫
熱
，
我

看
見
他
的
喉
結
上
上
下
下
地
滑
動
、
臉
上
充
滿
幸
福
。
我
轉
身
掩
面
，
卻
聽
到
他
開
心
地

回
憶
：
﹁
我
吃
到
第
一
碗
牛
肉
麵
是
為
慶
祝
妳
姊
姊
考
上
臺
大
，
她
叫
牛
肉
麵
，
我
叫
榨

菜
麵
，
也
吃
了
她
的
一
點
牛
肉
麵
，
那
肉
、
湯
才
香
呢
！
﹂
我
故
意
問
那
時
為
何
我
沒
去
，

他
竟
然
吼
我
：
﹁
妳
又
沒
考
上
臺
大
。
﹂

想
父
親
到
晚
年
，
食
物
彷
彿
是
生
命
不
同
階
段
的
象
徵
物
、
成
了
他
扣
連
歲
月
的
記

憶
法
，
可
以
喚
醒
他
原
初
的
熟
悉
。
父
親
出
生
的
原
鄉
很
遠
，
再
也
走
不
回
湖
北
老
家
。

他
曾
用
最
敏
銳
的
味
覺
扣
連
大
江
南
北
、
體
味
生
活
，
老
來
能
扣
住
回
憶
的
就
只
剩
口

福
。
沒
多
久
他
﹁
味
的
能
力
﹂
快
速
萎
凋
，
最
後
完
全
不
能
吞
嚥
，
甚
至
水
也
不
能
喝
。

生
之
﹁
味
﹂
的
樂
趣
扣
不
住
，
再
高
亢
的
生
命
意
志
力
都
得
豎
白
旗
；
沒
想
到
以
吮
味
母

乳
開
始
的
人
生
，
最
後
也
以
味
之
消
亡
結
束
。

父
親
走
後
，
都
不
忍
再
進
曾
去
過
的
餐
廳
。
此
後
，
我
該
如
何
記
憶
父
親
呢
？
我
能

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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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年
曾
得
黃
金
組
第
三
名
，
今
年
進
步
了
。

這
是
寫
先
父
的
飲
食
文
學
。
父
親
到
晚
年
，
食
物
成
了
他
扣
連
歲
月
的
記
憶
法
，
可

以
喚
醒
他
湖
北
的
原
初
。
他
曾
用
最
敏
銳
的
味
覺
扣
連
大
江
南
北
。
末
了
生
之
﹁
味
﹂
的

樂
趣
叩
不
住
，
以
吮
味
母
乳
開
始
的
人
生
，
最
後
也
以
味
之
消
亡
結
束
。

父
親
胃
癌
後
我
該
如
何
記
憶
父
親
？
聽
說
有
一
個
﹁
氣
味
博
物
館
﹂
，
將
各
種
氣
味

做
成
精
油
，
抽
屜
一
打
開
就
可
聞
到
排
骨
味
、
玉
米
濃
湯
氣
味
。
它
們
也
可
訂
製
人
的
氣

味
，
但
收
費
要
百
萬
元
，
人
的
氣
味
有
多
難
扣
住
。

寫
父
親
的
食
之
味
，
同
時
也
側
寫
了
一
個
時
代
的
飲
食
記
憶
。
從
湖
北
來
臺
的
父
母

親
所
住
的
眷
村
，
混
雜
了
東
西
南
北
之
味
，
作
者
寫
來
得
心
應
手
，
看
似
隨
手
拈
來
，
處

處
生
香
。
這
篇
散
文
最
動
人
之
處
在
寫
癌
後
的
父
親
對
食
物
的
眷
戀
，
只
能
聞
香
，
只
能

賞
味
，
不
能
吞
食
，
雖
然
如
此
，
依
然
無
法
阻
止
父
親
對
食
物
的
強
大
慾
望
。─

鍾
怡
雯

評
審
評
語

得
獎
感
言

扣

否
用
什
麼
味
道
扣
出
懷
念
？
聽
說
有
一
個
﹁
氣
味
博
物
館
﹂
，
將
各
種
氣
味
做
成
精
油
，

抽
屜
一
打
開
就
可
聞
到
排
骨
味
、
玉
米
濃
湯
等
百
種
氣
味
。
它
們
也
可
訂
製
人
的
氣
味
，

但
收
費
要
百
萬
元
，
人
的
氣
味
有
多
難
扣
住
。

真
要
蒐
集
，
應
蒐
集
什
麼
味
？
枕
頭
、
衣
服
味
還
是
﹁
扣
﹂
住
每
隻
味
蕾
的
味
？
也

不
知
要
存
腦
中
什
麼
位
置
，
但
一
定
有
一
方
專
區
、
一
整
排
私
密
，
若
一
個
個
緩
慢
地
打

開
來
、
深
深
地
聞
，
什
麼
會
是
最
入
味
、
最
入
夢
的
呢
？
我
久
久
不
得
其
解
。


